
“水美乡村，我爱我家”主题征文（选登）
5月1日，王鲍镇大生村三十八组张

兴家格外热闹，五一三天小长假，张兴居
住在城里的三个儿女没有外出度假，反
而不约而同回到了家乡，儿孙们都说：

“小村庄绿水蓝天风景美，全家人聚在一
起，吃着自然生态环境下长成的有机蔬
菜，别提多美了！”

走进王鲍镇大生村，放眼望去，田
间作物一片绿油油，条条泯沟干干净净，
一阵春风吹来，水面波光荡漾，菜苗点头
微笑。如此世外桃源的背后，必然少不了
村民对家乡绿水的细心养护，张兴便是
村中一位“爱水狂人”。

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意味着
在现实生活中，如此这般年龄的人就应
当平平淡淡地享受天伦之乐。而在大生
村，时常可见70岁的张兴一手提着桶，
一手拿着打捞工具，走走看看，哪条河里
有漂浮的杂物、新长出的杂草，随时将它
们清除干净。自家宅屋附近的一条横河、

五六条泯沟，张兴几乎每天都会去望一
眼，较远村组的泯沟他就隔段时间去一
次，8年不曾间断。

“老张，又去水面保洁吶？”“是啊，在
家也是闲着还不如出来看看这些沟河，
还锻炼了身体！”一问一答间，是张兴8
年不变的爱水之情的充分流露，尽管他
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但他完
全不在乎。“村里水环境好了，在外忙碌
的儿女们回趟家就能享受家乡的绿水蓝
天，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张兴笑着说。
也许这是老张一个小小的“私心”，却足
见他对家乡水环境的重视。

2010年，全市开始大力推进农村水
利建设，大生村响应政府号召，紧抓这一
机遇，结合本村具体情况对本村进行水
环境整治，张兴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在村水环境整治过程中，张兴志愿加入
河面打捞队伍，他每日早出晚归，不曾有
一句怨言，忙不过来的时候，张兴甚至叫

上了自家兄弟一同帮忙，硬是赶在傍晚
下雨前将一条脏乱泯沟“拿下”。

当然，也曾有人对张兴的行为表示
不解：水环境整治不是村委会应当去做
的吗？关你一个老伯伯什么事情，真是多
管闲事！……张兴对此并不在意，他还是
每天乐呵呵地干着村水面义务保洁工
作。后来，大生村通过大力实施小型水利
工程，实行“以沟养沟”，并出台相关奖励
性措施，对村里的2条横河、30条泯沟进
行养殖发包，督促农户在搞好水产养殖
的同时，做好承包水面的保洁工作。村里
的泯沟干净了，水也活起来了，农民还能
养点鱼蟹致富。“老张，水环境太重要了，
我们要是早点都能像你一样爱惜水，沟
河里的鱼蟹肯定长得肥。”再也没有人不
理解张兴对水的执着了，曾经村民口中

“爱管闲事”的张家伯变成了人人心中的
“爱水”榜样，小村庄从此更加美丽了。

（黄佳惠）

五一小长假，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傍
晚，太阳刚刚下山，我便吮吸着空气中清新的
麦穗飘香，信步踏上老宅后新铺就的机耕大
道，饱览夜色朦胧中的家乡景致。也就在此
时，耳边开始传来愈加密集和清脆的青蛙鸣
叫声。“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这久违
的蛙鸣，像是奏响一曲浑厚雄壮的交响乐，在
欢迎着游子的归来。

蛙鸣声声、草长莺飞。这个春天，这方水
土，皆因有了这些可爱生灵而更显秀美！而就
在往年的春天里，我也曾几度徜徉于家乡的
田埂沟岸，然而，多少次侧耳细听，零落的青
蛙叫声除了隐藏着的丝丝哀鸣，却早已不再
动听与悦耳。每每于此，我总在追忆儿时“青
水满沟塘、鱼跳蛙鸣叫”的乡村美景之余，时
不时期待家乡生态环境能尽早得到修复与改
善。

夜色渐浓，蛙鸣声愈加洪亮。我知道，这
何止是几只、几十只、几百只青蛙的合奏，分
明是一个庞大青蛙群体的欢歌笑语。回到屋

里，老母亲看我由此而溢于言表的欣喜，忙不
迭告知其中缘由，还不是政府大兴水利、治理
沟河、打击捕捞而产生的效果。噢，通过妈妈
的述说，我晓得了这二三年里各级政府为整
治农村水环境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就拿老家
的沟岸河道而言，村里疏浚了条条泯沟、清理
了水面垃圾、发包了荒芜水面、贯通了水系通
道、拆除了私设网簖，又打击了非法捕捞，最
近又在全村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这样一来，
村里的死水变活水了，死沟变鱼塘了，再加上
百姓环保意识和护水意识的增强，从而使得
家乡以水环境美化为标志的生态面貌发生了
根本变化。“沟河重新清爽整洁，鱼多了、虾多
了、蟹多了，青蛙有了温暖的家，自然也会‘人
丁兴盛’了。”老母亲朴素的话语，令我一下子
豁然开朗，原来，青蛙是家乡生态环境的晴雨
表，青蛙多，则环境美，蛙齐鸣，则家乡兴！

躺在床上，和母亲聊青蛙与蛙鸣，甚是宽
慰与欣喜，不知不觉中，我在四周田野依然如
浪潮般的蛙鸣声中早早进入梦乡。（陆海蓉）

“爱管闲事”的张家伯蛙鸣声声入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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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秋天

故乡的秋天，不是春风亦醉人。丁酉年中秋，我在
五滧河畔溜达，一幅眼花缭乱的迷彩秋色图不禁把我
吸引住了。

王昌龄“金井梧桐秋叶黄”的诗句，说的正是十月
金秋。五滧河畔墨绿色的杨树叶儿渐渐泛黄。那些黄
透了的杨树叶经不起秋风轻轻摇曳，洒落一地。岸头
下方的玉米地里，尚未掰掉的玉米棒子，露出了金灿
灿的头颅，显得神气十足，仿佛那一缕灿灿金光全是
它功劳。已掰完玉米棒子的玉米秸杆，被缠绕起了被
称为“和尚头”的结，俨然一个列阵的米黄色秦兵马俑
方阵，在南黄海边的这片国土上威风凛凛。玉米秸杆
脚下的赤豆也熟了——别看它那么低调，它却曾是皇
家御用的上品，地位显赫。米黄色的花生几乎家家农
家都有。这一阵便都在为挖花生、摘花生、洗花生、晒
花生忙碌。儿时春节里农村孩子的口袋里，哪一个没
有几把喷香、绷脆的炒花生？肥硕的豆叶，在秋风里纷
纷从容掉落，眼前一地金黄。几个脸盆大的金黄色南
瓜，自顾自地歪斜在岸脚边，显得那么恬静、淡定。

秋天是启东棉花吐絮的峰季。五滧河畔的棉田
里，雪白的棉花灿若夜空闪烁的星星，一簇簇、一片
片，银晃晃、亮晶晶，令人眩目。金秋是故乡堆筑“金山
银山”的丰收季节。《人民日报》当年头版《“金山”“银
山”一担挑》长篇通讯中提到的“银山”，描述的就是故
乡棉花高产丰收的美丽图景。棉株上挂满了沉甸甸的
棉桃，还有正绽开着的洁白花蕾和将要结桃的紫色花
蕾，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在我眼前次第展开。一对
花甲夫妇正在棉田里有条不紊地拾棉花，他们的围腰
兜里已塞满了白花花的籽棉。风调雨顺，今年又是好
收成——丰收的喜悦写在他们脸上。

故乡的秋天，最耀眼的要数挂满了一只只红灯笼
似的柿子树了。五滧河畔农家的场院里、沟塘边、竹林
旁的柿子树，哪一棵都仿佛是我眼前的明星，十分上
镜，十分亮丽。一些来不及采摘的熟透了的柿子掉落
一地，有的掉落进了水塘，成了鱼儿的美味佳肴。橘子
树上青涩的泛黄的橘子挤在一起，将柔弱的橘子树枝
压弯了。橘子树很是疲惫但却快乐着。一棵长相不
怎么乐观的白蒲枣树，挂满了密密匝匝的白蒲枣。
吃起来脆生生、甜津津的白蒲枣，曾是我儿时的稀
罕物。枣树旁娇艳美丽的美人娇和鸡冠花，似乎也
敌不过一个个路人对硕果累累的枣树那种青睐的别
样的眼神。漂浮于沟塘碧水之上蝴蝶状的紫红色菱
盘，昭示着“头朝菱”已经成熟。几个中年妇人正
用竹竿将水面上的菱盘划拉到沟塘边。刚起水的菱
角鲜嫩、清甜，剥开放在嘴里，绷脆、滑爽，胜似
苹果、柑橘。而煮熟的菱角那香味儿，可诱人呢。
塘边有几簇枯黄的秋荷，它虽没有夏荷那般艳丽风
光，但因它孕育了果实，就像成熟的少妇，显得内
秀稳重，韵味十足。低垂的莲蓬，向路人诉说着它
风雨兼程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

故乡的秋天也是人们想象最丰富的季节，一簇簇
红透了的尖尖小辣椒，仿佛精致的手工艺品；紫色的
肉扁豆花，仿佛展翅的蝴蝶。地下的秋果果在地面上
表现得很是特别：浅紫色的芋艿硕大的荷叶，在宣告
地面下的芋艿个头也不小；紫褐色的蕃芋（红薯）藤在
满地爬，拨开藤蔓透过开裂的蕃芋脊背，便可看到躺
在里头的红皮红心蕃芋了。

故乡的秋天也是一片盎然生机的绿色世界。十月
金秋时节，既有秋收也有秋播。刚刚下过一场缠绵了
多日的秋雨，但见我二姐家滋滋润润的自留地里，有
鸡粪、羊粪等有机肥作底肥，青翠欲滴的鸡毛菜这一

做人家
老钟

沙地人把勤俭节约，叫做“做人家”。你看，勿舍得
吃，勿舍得着（买新衣服），为的是并点铜钿（积蓄）办
大事。什么大事呀？成家，当家。勿大吃大喝，一分钱掰
着两爿花，为的是尽量多办事少花钱，为的是多积蓄
些，好以丰补歉。一句话，一个人在外面省吃俭用，还
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做人家”。一个“做”字，把启东人
勤俭、节约、持家的细致、精明描述得既具体又传神。

“做人家”是沙地人的一种传统美德，由此生发开去，
沙地人管会勤俭持家，叫做“会做人家”。

一家人家，有几个人能寻点活铜钿（即有外来收
入），手头比较活络。但如果勿做人家，或者说这个家
的当家人左手来钱右手花出去，今日有酒今日醉，吃
光、用光了才定心，那么几年甚至十几年下来，宅貌依
旧，而且连一点积蓄也没有，碰到什么突发性事件，比
如天灾人祸，就无力应付。东邻西舍就会评价这家人
勿做人家，这家的主人勿会做人家。

如果，一家人家几乎都在啃老土地，没有什么外
来收入，但由于当家人能勤俭持家，做事精打细算，花
钱细水长流，把钱用在刀口上。虽然全家收入不多，手
头不宽裕，但却安排得紧紧拢拢。孩子们出门身上光
光爽爽、干干净净，逢年过节人来客往，事情办得客客
气气，体体面面。而且每年还能小有积蓄，几年下来，
草屋翻成了瓦房，瓦房翻成了楼房。周边邻舍及亲朋
好友，都会一致评价，这家人家的当家人会做人家。

启东人“做人家”还有要求，那就是必须得屯上面
省起，坛上面“做人家”起。如果到了屯下面、坛下面，
即过了半把才想起做人家，那就有点晚了。

需要指出的是，启东人讲勤俭节约，一分钱掰做
两爿花，绝不是说小器。启东人还是十分要面子，要客
气的，该花的钱还是大大方方舍得花的，只是要求花
钱花在该花处，花在刀口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
是“做人家”也会被称为是“乌做人家”“勿会做人家”。

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搞好了，和睦了，整
个社会才会和谐，小家治好了，天下才能治。家是小
家，国家是大家，家太平了，天下才太平。爱家、顾家、
想家、恋家、家庭观念重，是沙地人的美德。

崇启海方言中
的“n”“l”不分

徐乃为

崇启海方言的声母是分“n”“l”的，我们听到不分
“n”“l”的方言很不习惯。有一次，教师进修学校数学
老师曹永南（已故）在江苏省数学说课竞赛获一等奖，
后来寄来的奖状却变成了“曹永兰”，——“南”变

“兰”，“男”变“女”，大家十分惊诧，我说，这是“n”“l”
不分的缘故。“南”方言音“nian”，普通话则是“nan”;
在南京方言不分“n”“l”,“南”、“兰”同音,均是“lan”。
在“南京男子篮球队”中，“南”、“男”、“篮”三个字一个
音，都是“lan”。“女子篮球队”会听成“驴子篮球队”，
这就太搞笑了。但是，方言分“n”“l”，不等于两者不
混，崇启海方言中也多有“n”“l”两混的情况，只是自
己不觉察罢了。

○1我们每天不知说多少遍的“我伲（ni）”与“我
俚（li）”，就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实质是“n”“l”不分。
再如“这样的呢”与“这样的哩”的句末语气词“呢
（ne·ni）”与“哩（le·li）”,也是一个字的两种形态、
“n”“l”不分的两种写法。

○2最常见的是“那（na）”字，在指示代词意义的
时候是（na）,在疑问代词的时候就成（la）。

例如：喂，你看见《启东日报》勒啦里？——那，勒
办公桌上。

其中“啦里”，即“那里——哪里”，今写成“哪里”，
“哪”字是清末才造出来的字。可见，本音是“n”，通过
“一声之变”用以区别意义，即区别指示代词与疑问代
词。

○3 烂（lan）泥,可是在崇启海方言中，读为
（nan）。

○4赖（lai）,在下面这一语境中，读（nan）：“人家
吃饭了，你还‘赖’着不走”。

当然，能了解这些语言现象，自是好的，最要紧
的是，能据此追索方言本字，则善莫大焉！例如：

○5“贪婪（lan）”是比较“古雅、文气”的一个词，
人们想不到它埋伏在崇启海方言中。例如：“今天这饭
很好吃，我到蛮‘贪年（nian）’,帮我再盛一碗。”这里
的“贪年（nian）”就是“贪婪”，区别就是“n”“l”交换
了。

○6懊憦：《海门方言志》收此词。其实，普通话中
的“懊恼”一词词义与其极为相近，区别的只是声母

“n”“l”的互换；其实是一个词的两个形态。
知道这些知识，还能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教师

进修学校收到一封从新疆寄给“刘启平”的信，收发室
认为无“刘启平”其人而欲作退回处理，正好我去取
信。我一看，就说那是寄给从新疆调回的我校总务主
任“钮启平”（已故）的，我告诉他，在“n”“l”不分的地
方，“刘”与“牛”是一个读音的。

《红楼梦》林黛玉是扬州人，正是“n”“l”不分的地
方，所以，她把“刘姥姥”视如“牛姥姥”；刘姥姥在酒令
中自称“老刘”，在座的人都认为她自称“老牛”而嬉笑
不止。这就有关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析了。

在普通话中“弄”有两种读音：弄（nong）水;弄
（long）堂。正说明“n”“l”发音相近而易混。在“n”“l”
相混中，似是以“n”混成“l”的居多。我的外孙叫的第
一声“奶奶”，更近“婡婡”，这应当可看出两者所以混
淆，以及“n”混向“l”的缘由。

海之恋
夕阳西下，弦月高挂，飞鸟归巢，万籁俱寂。岸边

的护坡石如新织的渔网，一路晾晒，一望无际，直至被
夜色吞没。微微的晚风将我的脸颊轻轻扶起，好似德
高望重的长辈，在接纳五十年未归的游子。

不知疲倦的海浪轻狂地拍打着沙滩，“哗”“哗”之
声不绝于耳。尽管混着江水的海潮退走了，远去了，但
那无穷的蛮劲仍在远处发泄着，将那本是平静的海
面，推搡得折皱连连。

海浪、海潮、海风，对于出生在江头海边的我，乃
是生活中的重头戏。在我当兵以前的日子里，大海，简
直就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哪天不见大海面，心里就像
缺了啥；哪天没看海潮涌，人儿好似丢掉魂；哪天没被
海风吹，就觉浑身不舒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江主流偏向北侧，于是沙
土堆起的北岸便是大塌。每逢大潮，大片的农田便被
江水吞食，吞食后的唯一好处便是引来了大批的鱼
儿。鱼儿多了，捕鱼人也多了。

大哥是个远近闻名的捕鱼好手，每遇暖天的傍
晚，便有众多追随者随其而去。他们扛着网，脊着篓，
提着灯（到了作业点，便将用细竹杆挑着的灯盏搁在
肩膀上，插进衣领里），走到堤岸外便都脱尽了裤子，
然后一个个地走向大海的深处。渐渐地、渐渐地，这一
拨人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再后来，只剩星火一丁点。
忽隐忽现了一个时辰过后，小黑点漂回了岸边，我赶
紧奔过去，踮着脚尖扒看他们的篓子，验收他们的战
果。鲈鱼、支鱼、小黄鱼、梭子蟹，五花八门，活蹦乱跳。
大哥的篓子里，当然是最多的。我在灯光下瞧了下他
的脸，喜悦、豪迈、舍我其谁的感觉，一股脑儿地泻了
出来，因此也常惹得我跃跃欲试。

十七岁那年的初夏，正是收麦子的季节。大哥的
“渔友”们又是天天下海，因为他们懂得麦收时节最利
捕鱼，所以尽管白天已很劳累，收工后仍在挂念着大
海。

大哥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我心中的保护神，大
哥总结出来的经验肯定没错！对于这样的机会，自以
为已经长大了的我，当然也想尝试一下。于是我对大
哥说：“你给我准备一口网，今晚我也去。”大哥犹如不
认识我似的瞧了我好一阵，然后问了一句不太信任的

阵不分昼夜地发力疯长。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农贸
市场农户的无公害鸡毛菜，价格不菲却仍很抢手。十
月金秋也真是农民的“金秋”呢。

漫步五滧河畔，让我领略了故乡的秋天也有王勃
笔下“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一种壮美。上世纪20年
代启东地图上就有的这条北自海界河、南至长江的
河道狭窄又弯曲。1973年沿河乡镇上万民工将这条
百老河取直拓宽，大部分河段为平地开挖，新生的
五滧河才有了今天这般烟波荡漾、水色一天的光
景。秋阳斜照，秋风徐徐，清澈见底的五滧河水金
波点点，正缓缓南流汇入万里长江。站在刻有“和
合十一大队桥”字样的大桥上，南望浩浩长江近在
咫尺；西南首四五里外过去能看得见的百年古镇东
兴镇（蚌壳镇），现已被富起来的农民盖的一幢幢小
洋楼遮挡住了视线。两岸河沿上，一些垂钓者正在
悠哉悠哉地钓鱼。两位戴太阳镜的垂钓者竟是从市
区远道结伴开车而来。“秋天的鱼儿肥噢——”我说
话当口，一老总模样垂钓者，真的钩上了一条大老
板鲫鱼，可把他乐坏了。

故乡的秋天，原来是这么美的。

话：“你吃得消？”我答：“行！”
收工了，大哥回家赶紧扒了几口净麦饭（那时买

不上大米，要不弄个混搭还好上口些），喝了几口钒
清水，伸了几下脖子后便扛上了网。紧随其后的我也
扒了几口饭。

大哥出发了，我也赶紧扛上网。
大哥在岸脚边脱尽了裤子，背上了篓子，我也照

此办理。
大哥走向了大海深处，而我没敢。
没敢的原因不是我怕水，而是我身材问题（不像

我后来长成了一米八的身高），况且力气也不大，要
去平肩胛水深的地方捕渔，条件不允许呐。

望着渐渐远去的大哥，我只能在浅水里瞎捞着。
天黑下来了，上弦月高挂天空，东南风紧紧地吹

着，毫无遮拦地吹着；海潮声就在脚下响着，不紧不
慢地响着，天气很好，很暖，尽管下半身泡在水里，却
有暖暖的感觉，脚底下的泥沙板，光脚丫的感觉好像
踩上了毛地毯。

肩上的灯光透过了海水，将我眼下的境况弄了
个一清二楚：小鱼儿在灯光下乱窜，既像戏耍又像逃
命，但就是没有像样的大鱼，大鱼不上浅滩来；浅水
里也没大蟹，只有些能从网眼中穿过的小蟹，小蟹们
大摇大摆地穿网而过，舞动着的腿脚好像是对我的
嘲笑；几只洋钿大小的小海蛰在灯光里漂进了网口，
但这也是白搭，小海蛰还在婴儿时期，不知咋的与父
母失去了联系，发觉情况不对，侧了侧身子溜了出
去；灯光还能清楚地照见我那常不穿鞋的脚，浸白了
的双脚在小浪的涌动下，不断地变换着形态，就连大
小腿也被弄得时断时连、时直时曲。

鱼网抬起了好几回，但是什么也没捞着。我在心
里嘀咕着：常说十网九网空，一网老包工。我捞了十
几回了，怎么一无所获呢？

我开始灰心，甚至有些后悔，同时白天的劳累也
趁机溜了出来。我想问问大哥打上没有，于是对着远
处的灯光喊叫起来：“大哥、大哥！”大哥没回音。在那
望不到边的海浪面前，在那肆无忌惮的海风之中，我
那近乎声嘶力竭的叫喊，远不能突出它们的重围。在
这水的世界里，在这风的淫威下，渺小的我就如一粒
沙粒。再说啦，大哥离我很远，远得只能见到萤火虫
般的灯火，分布在海浪间的这排灯火，好似黑暗中的
村落，又似岸脚边的渔港，就算没风没浪，也不一定
联络得上。

我开始心慌，双腿也感觉有些发软，就连熟悉的
大海也变得陌生起来，加上整天的劳累也不失时机
地同时赶来，我终于打起了退堂鼓，叫不来大哥成了
我脱逃的理由。话不宜迟，我麻利地卷起了那口大哥
在午休间精心修补过的“三稀”网，拖着疲惫不堪的
身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黑暗中的岸边走去。

垂头丧气的我回到了家中，爸妈问：“大哥呢？”
我照实回答。
妈数落道：“我说你还小，个子也不够高，还不到

下海打渔的份上嘞，这下领教了吧。先吃饱饭，明天
生产队的收麦任务重着呢！”

我没说什么，赶紧洗涮了一下就捧上了饭碗。
还没吃上两口，埭路上就传来了哭腔，有人在大

叫。
妈妈听了赶紧奔出了门，不料竟是大哥。大哥问

妈：“小弟回来了吗？”妈说正在吃饭呢！大哥听了，一
下子瘫倒在了地上。

几十年来，对于十七岁的那晚，一直萦绕在我的
心间；几十年来，对于大海的情怀，我一直未有改变，
多少次回到老家，我总想寻觅一下记忆中的过去，埭
路、邻舍、大海、江水，当然还有晚间出现在海面上的

“村落”和“渔港”。然而，过去的已经过去，记忆也只
能是记忆，不是吗？江海滩头的旧貌，早已被时光换
了新颜，唯有海浪、海潮、海风，仍如以前一样。

●
星期诗汇 陈建平

秋蟹
芦花深处闻其声，.幽光影里觅踪痕。
莫道久居河塘，一直志存高远。
膘肥膏黄，不为养尊处优。
秋风乍起号角响，脚底早已痒痒。
哪怕长途跋涉，哪怕惊涛骇浪涛骇浪，，
义无反顾奔向大海义无反顾奔向大海，，一切只是为了繁衍一切只是为了繁衍。


